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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瞒、袁绍这帮纨绔公

子哥的家庭背景有一点是极
相似的，都是属于率先富起
来的那批人。自古就有物以
类聚、人以群分之说，穷哥们
儿是进不了他们这个富仔圈

子的。他们玩鹰遛狗、偷香窃
玉、胡作非为，却也有一个光

荣传统：从不祸害穷苦百姓，
更不恃强凌弱。他们专门和
那些风光人物过不去，谁在
洛阳这块地界太风光了，那
你可要小心了，这几位太岁
通常会给你找点小麻烦的，
为啥？不需要理由，大爷想散

心，行了吧？
这帮人谁是头？不一定，

那要看干什么事。
袁绍可是个聪明小子，

只露了一手“以静止动”便
轰动京师，名扬四方。某年某
月某日，几个哥们儿碰面了：

“哎，这几天没见袁哥
呀，这小子是出家当了和尚？
还是学萨达姆钻了地洞了？”
“吆嗬，你啥时成了月球

人了？这么大新闻都不知道？
袁绍最近可了不得了，在家闭
关修炼阴阳互补双修功呢。”
“哦……怪不得这袁绍

最近越来越帅了，原来是神
功初成啊……”
“告诉你们，袁哥金盆洗

手弃武从文了！大门口贴着
告示呢：非鸿儒之士博学之

才，概不接见。”
“被蒙了不是？那告示也

就忽悠你这样的傻冒，袁绍

现在是啥人都揽，我亲眼看
见前天接进去了几个跑江湖
的剑客，他现在是三教九流
无所不招揽，家里都养了千
把人了！为这他老爸都揍了
他几顿了，儿大不由爷，管不
住了，他要学战国四公子

呢！”“真是钱多得找不到地

方烧了。”……
这些对话当然都是瞎传

的，不能全信，可袁绍刻意作
秀确凿无疑，也确实达到了
名动一时的轰动效应。曹阿
瞒呢？也没闲着，天生一个好
惹事的主。那几个哥们儿继

续聊天：“听说阿瞒了吗？昨
晚捅了老虎屁股了！”
“当然知道，昨晚阿瞒手

持双戟独闯中常待张让府，
张府那十几个侍卫硬是没沾
上边！牛！”

这张让是何许人呢？那可

是个在洛阳提起来小孩都不
敢哭的人物，还没听说文武百
官之中有哪个敢不买账的，时
下掌管朝廷文书和传达诏令，
权力能大到啥程度？举一例你
就明白了：汉灵帝常挂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张常待就是我

的亲爸！”牛不？能让皇帝喊
亲爹的人肯定本事不小！

可曹操却是个天不怕地
不怕的人物，经常领几个哥
们儿去他家中骚扰一番。这

天阿瞒二两酒进肚，胆气陡
升，竟然独自一人持械拜访

张府，忘了看时辰，深夜去
的；也忘了走大门，翻墙去做
客了。这下张家不买账了，看
见也装着不认识了，想趁黑
装糊涂宰了这个祸害。

十几个家丁侍卫长枪短
刀一起招呼上了，口里还大

喊：“宰了他……宰了他！”
真有本事的人啥时候能

看出来？出事的时候。
这未来的太祖武皇帝提

前用上了这个“武”字，酒壮
英雄胆，恶向胆边生！双戟在
手，大喝一声：“谁敢近我？”

一边吆喝一边把双戟舞成个
UFO向外杀去。

这护院的哪里犯得上跟
玩命的人拼命呀，轰走了也
一样是尽职尽责，再说谁也
不愿意挑明得罪势大得吓
人、钱多得没边的曹家，所以

个个勇往直退地大喊：“关了
大门！别放跑了贼人！”

曹操一听就明白了：
哦———这是让我从哪里进来
还从哪里出去啊。那还不容
易？原样翻墙出去就是了。

就这样，一个真逃，一群

假追，曹阿瞒一路拼杀，威风
凛凛地逃出了张让府宅。回去
后趁酒性与哥们儿大大忽悠
了一番，曹阿瞒只身独闯龙潭
虎穴的英雄壮举就此流传开
来，要不是后来出了个关公云
长，今天的武圣肯定姓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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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苏是个神经外

科医生，他父亲的故事非常
不可思议。2001年2月，苏
的父亲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
打电话来，说他去医院检查
的确是病了。他和苏通电话
都好几个月了，在此之前他
一直否认自己身体有什么不

适，但现在他脸色蜡黄，所以
最后还是去看了医生。医生
为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甚
至包括肝脏活体组织检查。

苏很生气，他说：“爸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可以
回家陪你一起去看医生啊。活
体组织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肝癌。”他父亲回答道。

苏立刻坐飞机到小石城
去看望父亲，并拜访为他治
疗癌症的医生。他父亲的肝

超过一半都被癌细胞侵袭
了，包括肝脏中接受血液供
给的部位。X射线分层扫描
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
部，在肺部有9处斑点。肿瘤
学家说大部分得了这种癌症
的人都活不过2个月，实际

上据西南肿瘤研究小组的调
查显示，活过6个月的病人
几率是零。

苏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

的事情。他决定给父亲采取营
养疗法，因为和苏上次见到父
亲时相比，他父亲足足瘦了
30磅，现在只有110磅重。苏

研究了可以采用的药物，查阅
了中国和越南的药物文献和

其他一些有关研究治疗肝癌
的草药、维生素疗法等的文
献。他开始给父亲吃一种磨碎
的水果、蔬菜和维生素片的混
合物，因为他父亲的胃无法消
化其他东西。

接下来的 2个月里，奇

迹发生了。癌细胞开始消失
并被正常的组织细胞所取
代，肺部的9处转移阴影有8
处也似乎消失了。9个月后，
当医生再次检查时都惊讶不
已。她把拍的片子、多层扫描
结果和核磁共振图像拿给其

他的肿瘤医生们看，没有人
见过这种情况。

奇迹般的痊愈总是时有

发生。18个月的恢复期后，他
父亲的肝脏完全恢复正常，肺
部阴影也都全部消失。肝癌变
成了“免疫敏感性”，也就是
说患者自己的免疫系统本身
就可以击退这种癌症了。

如果没有那些他一日三

餐食用的维生素和蔬菜的混合
物，这种情况还能发生吗？也许
不会。是巧合吗？也许是吧。

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
思呢？癌细胞不是寻常的细
胞，你的免疫系统会自动攻
击它。如果校对基因没发现

癌细胞，也没有在初期就将
它消灭，那么人体就会自动
发起整个系统的免疫反击。
但是对有些致命的癌细胞，

人体并不会有这种免疫反
应。为什么不会有这种免疫

反应呢？也许是因为这些癌
细胞可以分泌一种蛋白质躲
过免疫系统，阻止了它对这
种蛋白质的免疫反应。或还
有可能是这种癌细胞通过分
泌一种蛋白质保护了自己。
而苏的混合物破坏了这种起

保护作用的蛋白质。
苏的父亲的结局很好。

和许多癌症患者一样，他在
和癌症的抗争中活了下来。
但癌症还会复发吗？谁也不
知道。学会享受生活，即使得
了癌症也要健康地生活，这

对你和你爱的人来说都是一
种极大的乐趣。

我并不喜欢“慢性病”
这种说法，这并不奇怪。慢性
病的产生是因为随着人体衰
老，身体机能本身开始松懈，
无法更新。就像一台零件被

磨损了的机器。心脏病、肾
病、内分泌功能紊乱这些慢
性病就是我们所谓的衰老
病。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
慢性病会加速我们身体老化
的速度。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慢

性病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是
时候认真地关注自己的健康
状况了。如果被查出患有慢
性病或是可能造成你身体衰
弱的疾病，你就必须学会以
一种健康、年轻的心态来面
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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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发走黑子和虎子，已近

深夜。丘子仪的第一件事就是
回忆着把黑子他们的车牌号
和一路上所经路径写下来。这
些线索眼下还用不着，但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用。

接下来必须做的是找乔
虹玉。“张吉利这个黑了心的

坏东西，”乔虹玉在电话中忿
言，“别让我逮到他，逮到他
我非把这小子的狗爪子剁
掉！”事情发展到失控的地
步，这也是虹玉始料未及的。
“就甭说这个了，”心急

如焚的丘子仪这会儿没工夫

讨论孰是孰非，也没心思追
究责任，“眼下的当务之急是
赶紧把灿灿救出来。你说过，
你姐姐留下的遗产有我一
份，这笔财产我本来是不打
算要的，可是为了救灿灿，请
你从这份财产中给我提出八

百万元人民币。越快越好，要
现金。我自己有两百万，一起
凑个整儿。”

虹玉想了想，说：“钱没
问题，可八百万不是个小数
目，提现没那么快。”
“那有多少就先拿多少

吧。”子仪无奈，“灿灿是为了
救我才被他们扣在那里的，
本来，再过几天她就去美国
了。”“那么，钱彪要的两千万
美元怎么办？”虹玉问，“你也
给他？这可是犯法啊。”

“这笔钱当然不真给，”
子仪早有打算，“明后两天是

周末，银行不会立刻划账。我
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银行，
中止拨款。”“所以你才收买
黑子？”虹玉点破了他心思。
“是的，” 子仪叹了口

气，“这是一步险棋。不过，据
我猜想，只要黑子他们反了

水，钱彪和张吉利、李建华几
个便孤掌难鸣，是翻不起大
浪的。”
“好吧，那我就赶紧准备

钱去，随时等我消息，”虹玉
说，“不过我要劝你一句，对
付黑恶势力，你还是应该依

靠政府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丘子仪匆

忙前往冯家去报信。灿灿一
晚上没回家，冯氏夫妇正急
得火上房，女儿被扣的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他们先是惊
愕，然后是痛哭流涕。平时极

有城府的冯建设，这会儿也
没了主意，咒骂钱彪和张吉
利不是东西，骂自己瞎了眼。

冷静下来之后，冯氏夫
妇也同意了暂不报警的方
案。人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先把灿灿弄出来再说。

丘子仪虽然也心急如
焚，可他的外表却十分镇静。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他知道
钱彪的人肯定已经去过银行
了。于是他给银行的朋友打
电话，口头紧急通知，说安吉
合资项目的资金暂时冻结，

原因他以后再解释，并且叮
嘱说，这件事请银行务必先

替他保密。
这一天丘子仪基本上没

离开冯家。冯建设与子仪谈
了好久，上市公司的一系列
失误，冯建设很是后悔。他痛
心疾首地说，张吉利他们捅
出这么大娄子，他想好了，这

件事情一结束，他就主动向
组织上检讨。
“您最好立刻去找组织

说清楚，”子仪毫不客气地
说，“您是上市公司董事长，
没有您纵容，张吉利他们是
成不了这么大气候的。虽然

您说您个人是清白的，没有
与任何人进行过钱权交易，
我也完全相信您的话，但是
单凭您利用配股资金收购资
不抵债的酒店，然后安排与
您关系说不清楚的刘丽丽出
任总经理，这就是假公济私，

严重渎职。”冯建设愕然。
星期天下午，乔虹玉给

丘子仪送来两箱现金。
“这是四百万，” 虹玉

说，“目前只能凑到这么多。
和这帮家伙打交道，不能一
次把钱都给足。你把钞票全

给了他们，他们要是没把灿
灿带来怎么办？”

子仪想了想，说：“你的
话也许有道理。我的两百个
也已经取了出来，现在一共
六百万。先给他们这些，剩下
四百万，不见兔子不撒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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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是 1930年 11
月 15日。张学良作为蒋介

石的重要客人，带着夫人于
凤至等一行人，从东北沈阳
来到了长江岸边的古城金
陵，出席国民党的三届四中
全会。在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的花园里，宋美龄趁家宴尚

未开始之前，与军装笔挺的
张学良徉徜在花草扶疏的
幽园深处。宋美龄如今已是
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第一夫人”。
如果说宋美龄在北京与

他相见时，心里还有某种难
以言喻的私念，那么她现在
十分清楚，自己今后与张学
良的关系只能是志同道合
的朋友。作为国民政府首脑

的夫人，宋美龄不可能在感
情上越雷池一步。想到这
里，她忽然掏出一张写满毛
笔小楷的信笺，送到张学良
手里说：“汉卿，你这次来南
京，咱们的关系注定要亲上
加亲。你看这是什么？”“这

……？”张学良接过一看，见
上面写着蒋介石的生辰八
字。他不由一惊，一时不知
宋美龄的用意何在。
“是这样，在你们东北

军里，不也有结拜弟兄的传
统吗？” 宋美龄莞尔一笑，

“张大帅在世的时候，不是
和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

冯德麟这些将领都有八拜之
交吗？蒋先生也很看重信义

和交情，所以我把他的帖子
带了来，不知你可有此意？”
“哦？” 张学良心里暗

暗一动。他没想到号称孙中
山革命信徒的蒋介石，竟也
喜欢搞这一套。自然，他从
宋美龄那幽幽的眼神里读

懂了她的深意，此举必是她
从中怂恿的结果。张学良想
了想，推辞道：“夫人的美
意，汉卿自当领受。不过，让
我和凤至再商议一下。”

当夜，蒋、宋伉俪欢迎
张学良的宴会结束后，张学

良回到下榻处，把宋美龄希
望他和蒋介石结拜弟兄的
事，对于凤至叙说一番。于
凤至却有几分犹豫，提醒他
说：“汉卿，夫人对你我虽然
至亲至诚，可我看蒋先生倒
是个有心机的人。你毕竟年

轻，不谙官场之道，还是小
心为上。”张学良却说：“可
是，夫人的美意难道能够拂
逆吗？”于凤至听了，忽然想
起一件事来，说：“宋美龄昨
天也对我表示了结拜干姐
妹的意思。从前在东北官场

上，我最讨厌的就是结拜这
一套。没想到来到南京此风
更甚，我也不知是否该和宋
家的两个夫人拜姐妹！”

张学良想了想说：“我们
既来之则安之。凤至，既然夫
人一片好意，你我为什么不

能顺应潮流呢？再说，多个朋
友多条路，结拜也没有什么

不好！”于凤至见张学良下了
决心，也同意了结拜之事。

秦淮河畔的 “政治蜜
月”很快就结束了。在接下
来的蒋、张联合中，宋美龄始
终充当润滑剂的作用。特别
是蒋介石一道命令把张学良

从东北老家调到北平担任行
营主任以后，宋美龄深知这
是老蒋对少帅抛出的一块试
金石，企图永远把他和土生
土长的东北隔离开来，为己
所用。张少帅易怒，可是就因
为南京有个宋美龄，他想怒

也不敢怒。宋美龄虽然不能
随便到北平来，然而这位夫
人手段别致，在金陵可以遥
控北平。她不时派人给张学
良送来南方的水果和从美国
空运的洋货，有时还把自己
闲来无事信笔绘成的书画，

寄给张学良当纪念，以此来
沟通关系，联络彼此的感情。

然而，宋美龄做梦也没
有想到，1934年张学良从国
外回到湖北奉命“剿匪”以
后，当年因“九一八事变”
憋在他心里的那股积火，竟

然在西安不可遏制地爆发
出来，而且这位少帅一旦发
了脾气，是任何人也无法控
制的。即便当年在宋美龄精
心策划下在南京结拜的金
兰兄弟，也没能逃脱分道扬
镳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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